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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芒
四
射

苏老三

如果你让后院的苏老三唠叨起我们战斗巷

来，那你几天几夜都听不完；听不完不说，还

让你觉得这老家伙纯粹就是流氓出身。他把我

们战斗巷从来都称为“花柳巷”，还声若洪钟般

地指着我们的鼻子：“你们这些小杂碎，知道

个狗屁！”我们的确不知道，也不懂。比如，我

们就不懂苏老三说的那些女人为什么非要去找

男人，找到男人以后她们就像苏老三说得那样

高兴得死去活来。还有，两伙伙男人碰到一起，

就可以为一个女人打得头破血流，怨恨结到死

了还不肯解。因为狗屁也不知道也不懂，所以

苏老三每次就唠叨得特别卖劲，侃侃而谈不说，

还一副博学的样子。

据老院子里的人讲，苏老三打生下来的时

候，就是这样一副精瘦的身材。两只眼睛不小，

地道的花花眼，深深地向里面凹下去，煞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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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。有人说，这是“串种”的结果，一定是他母亲和老俄子偷

欢的产物。有资历的人对此持肯定的态度，他们说，他们见过

老俄子，就是苏老三这副德性。由于是“串种”，苏老三的模样

就不是很差，年轻的时候，自然就是那种拈花惹草的货儿。熟

悉他的人还说，他胖不了，就是因为他沾惹女人太多了。

对此，苏老三反以为荣，总是沾沾自喜的样子。倘别人说

他说不圆的时候，有点犯难的时候，打结巴的时候，他还会大

言不惭地帮别人续下去。每及此时，他总是眉飞色舞，绘声绘

色，还尤其喜欢把细节讲出来。有时候，讲得激动了，他的嘴

角边儿上不仅起了白沫子，甚至还流下来一长串儿哈喇子来。

有人就打趣说，苏老三呀，看把你馋成啥样子了。

从他们的谈话里，我们对苏老三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：一

是他至少不能算是一个什么好人；二是他的本性还没有发生什

么根本的改变。基于以上的认识，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，要离

苏老三远一点儿，至少不能打得火热。巷子里的大人们，在苏

老三的背后，也是这样谆谆教导我们的。再说，那时候我们也

看了许多动画片，片子里早就告诉我们，像苏老三这样的人，

大多都是阶级敌人。他们手里都有一些“糖衣炮弹”，什么水果

糖啦，伊拉克蜜枣啦，芝麻饼干啦，等等。他们就是用这些来

拉拢腐蚀我们的。当然，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和红卫兵，我们

是不可能轻易让他拉下水的。我们是生在红旗下的红小孩儿，

是八九点钟的太阳，怎么会让苏老三轻易得手呢！因此，对于

苏老三的防范，我们还是胸有成竹的。

苏老三有两个儿子，在当时那个时代，还算是一个计划生

育的模范呢。两个儿子无论从长相上还是从性格上来看，不仅

大相径庭，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有人说，这都是苏老三造的

孽，虽然是他的种，但绝不是在一块地里耕耘的。对此，苏老

三也不置可否。苏老三的女人是什么时候不在他身边的，是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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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还是抛弃了他，抑或是他抛弃了她，似乎也无人问津。大家

关心的不是苏老三的女人，因为他的女人已经不少了，像他这

样的男人怎么可以有女人呢？许多老婆姨，到现在见了他，也

都像见了老流氓一样：要么躲着，要么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

两个儿子里，苏老三还是偏爱小的。小的叫毛羔，与老大

差着十几岁。毛羔长得讨人喜欢，眼睛、鼻子和嘴，该大的大，

该小的小，妥帖地安在那张脸上，怎么看都觉得舒服。到小伙

子嘴唇上开始发青的时候，其英俊的模样儿就更加凸现了。大

院里有闺女的人家，就格外地看紧了自己的闺女，生怕让这个

老流氓的儿子玷污了。不过，渐渐地人们开始发现，毛羔内向

的生性，并没有因为他嘴唇发青而有什么改变。也因此，戒备

的心理便渐渐有些放松。毛羔也乖，并不与那些妙龄女孩子打

闹，也就生不出什么是非来。上学的时候他上学，不上学的时

候，还有人见他在水房里洗衬衫哩。

苏老三虽然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地道的“混混”，但依然有

让人点头称道的地方。比如他的爱看书。在当时那个时代，苏

老三的爱看书，被人们认为是知识渊博的表现。当然，人们是

无所谓他看什么书的，只要是一本书，就一定会有知识，这也

是没有错的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苏老三看的书，虽没有什么大

的知识，但也不是等闲之辈能够企及的。比如 《聊斋志异》

《红楼梦》，还比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全唐诗》等。总之，

在他看的书里，大多都是竖着排字的，这在我们看来就非常高

深；所以，把他看成知识渊博的人，也不为怪。怪的是，他喜

欢在厕所里蹲着看书。有时候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，似乎一点

也不感觉到累。发现这一秘密的功臣，应该是二赖子。那天，

当二赖子把秘密告诉我们以后，我们像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

一样兴奋和激动。于是，一个秘密的行动方案便被我们策划成

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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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中午，我们得知毛羔家已经吃完午饭以后，便由二赖

子首先出击，潜伏在厕所里等待苏老三的来临。二赖子在厕所

里佯装拉屎，蹲了大约不到半小时的工夫，便见苏老三背着双

手，一副要去享受天伦之乐的样子，一摇三晃地进了厕所。他

先是把手里的书叼到嘴里，然后褪下裤子，再把书换到手里，

蹲下，一阵急风暴雨，连带着几声呻吟之后，才缓慢地打开书

来，翻到他已经折好的那一页上，细细地读了起来。后来据毛

羔对我们讲，他爸爸曾经告诉他，一般情况下，与他爸爸同厕

的人，在他爸爸一阵急风暴雨之后，不出一分钟，都会落荒而

逃。为什么？因为难得有人能够忍受他爸爸急风暴雨般的“熏

陶”。让他爸爸感到奇怪的是，那天的二赖子似乎闻所未闻，全

然不把他爸爸的急风暴雨放在眼里，只是低着头，占着茅坑不

拉屎。毛羔的爸爸苏老三就有些莫名其妙，多次停下来转头向

二赖子看过去，但是二赖子依然如故：低着头，不拉屎。毛羔

后来还告诉我们，他爸爸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喜欢一个人蹲在

厕所里看书，如果有另外的人与他相伴，他就觉得不自在。这

一点已经被二赖子证明了。苏老三见二赖子没有走的意思，便

把书一合，叼在嘴里，屁股也没有擦，呼的一下提起裤子，大

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

一直在外面等待二赖子信号的我们，显然有些沉不住气了，

便像鬼子进村一样摸到了厕所跟前，还没等我们有什么反应，

便见到了苏老三怒气冲冲的身影。二赖子告诉我们，他有了一

个新发现：苏老三拉屎不擦屁股！这个发现又成为二赖子盘踞

我们之上的一个资本，同时也成为他奚落毛羔的有力武器。本

来就比较内秀的毛羔，知道他爸爸的这一丑闻以后，就变得更

寡言少语了。

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在毛羔的面子上而放弃了原来的计划，

相反，欲望因为没有实现而变得更加强烈了。又是一个中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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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在我们得知了毛羔家已经吃完午饭以后，我们像现在中国

足球队的队员们临上场以前一样，围成一圈，伸出自己的右手，

凑成一堆，“啪”的一声拍到一起，然后各就各位。

一切照旧，暗号不变，各司其职。二赖子还是首当其冲，

打入敌人的心脏。所有的计划都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了，苏老

三还是在二赖子蹲到茅坑上不足半小时的工夫就如期而至。他

的所有动作像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一样一成不变，他的肠胃还是

那样棒，急风暴雨连带着呻吟，让人听起来都感到酣畅淋漓。

此一时非彼一时，二赖子不等苏老三酣畅完毕，一声尖厉的哨

声便划破了厕所那低矮的土墙，撞得我们耳朵里奇痒难忍。说

时迟那时快，我们手里的砖头土疙瘩便一起向茅坑砸去，坚硬

的砖头土疙瘩与松软的沉积了很久的稀屎碰撞到一起发出的那

种清脆的声音，至今还让我们记忆犹新。唯一让我们感到美中

不足的是，不仅苏老三成为受害者，二赖子的屁股上甚至脸上，

也被溅上了星星点点的稀屎。这是我们的疏忽，是我们方案中

的漏洞，我们无法猜测到苏老三究竟要蹲到哪个茅坑上。不过，

二赖子也算大度，他说，也值。

苏老三的恶习被我们彻底纠正过来，他再也没有到厕所里

看过什么大部头的书了。他开始逛茶馆了。他手里拿着一本书，

坐在茶馆里喝茶、抽烟、看书，一样也不耽误。那时候的茶馆

里全是长条凳和长条桌，坐下来的人们，一排一排的，很整齐。

不大的茶馆里，满满当当清一色的男人。男人都是中山装，都

是蓝色。黑色他们不愿意穿，他们这个年龄最害怕黑色。剩下

来就是灰色了，大干部都穿这种颜色，他们不是大干部，他们

也就不愿意穿灰色。所以，茶馆里不仅是清一色的男人，还是

清一色的蓝色调。当然，绝不会让人联想到《蓝色多瑙河》。不

是海蓝色，也不是天蓝色，是那种藏蓝色，沾上灰尘就脏兮兮

的藏蓝色。一屋子都是那种脏兮兮的藏蓝色。满屋子的烟，满

5



屋子的热气，满屋子的咳嗽。这样的环境里，苏老三就显得特

别出众。不因别的，只因手里的那本书。像他这个年龄，识字

的人不多，能够认得那样厚一本书里的字的人，就更是寥寥无

几了。这种出众的优越感，使苏老三对茶馆情有独钟。午饭之

后来到茶馆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书倒是读不了几页，甚至成为

一种点缀，但因此而带来的收获，却让苏老三满足得就像吃了

一肚子的伊拉克蜜枣。他也不多言语，问起来什么，三言两语

打发掉，又作高深状。所以，他在茶馆里混了一些日子，也没

有交下什么朋友。

眼睛倒是老在老板娘的身上转来转去，老板娘也是对他特

别关注，毕竟出众，毕竟手里有一本书。这样一来，就有人打

探到他的底细：原来也不是什么好鸟！于是，苏老三的架子再

也端不起来了。有人甚至开始嘲笑他手里的书，一定是黄色的

书。大家开始爬在上面看，结果就看到了“奸”字。还有人解

字，说你看这个“奸”字，一个“女”一个“干”，什么意思？

就是和女人干好事么。苏老三真是不简单，在书里和女人干好

事哩。老板娘听了，心里痒痒：这个干老头，色还大哩。

苏老三干脆不带书了，苏老三给大家发烟，苏老三成了他

们的朋友。苏老三请客，请到家里去，喝酒。有人问，要不要

请老板娘？要，打烊了一块儿去。苏老三让毛羔排队买肉，买

壮羊肉。毛羔天不亮就去排队，排第三。但是肉铺子门一开，

队伍乱了，毛羔的第三也没有了。毛羔买回来了 6毛钱一斤的

干羊肉。苏老三骂，囊 。大家说好了好了，有肉已经很不错

了，拿酒来。

头一次请客，苏老三拿的是四川出的“泸州特曲”，一般人

买不到，更喝不上。茶馆里这些混混，没见过这阵势，喝得全

吐了，吐得肝胆欲裂。好酒倒是好酒，喝得太多了。他们说。

苏老三高兴，他喜欢那种气氛，那是他久违了的。他好像年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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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雄性勃勃。他对老板娘说，我厉害哩！说着，眼睛盯着老

板娘肥胖的胸脯。再后来，没有了“泸州特曲”，毛羔就去打散

酒。来的人多了，毛羔就提着 5斤装的塑料桶；否则，拎两个

旧瓶子，喊一声阿姨，阿姨就知道这张熟悉的小面孔要来干什

么了。那时候的酒烈，都在 60度上下，喝起来过瘾。苏老三高

兴，也就每喝必醉。醉了的苏老三好玩，也大方，他的“糖衣

炮弹”也多是在这个时候发射的。当然，有意志不坚强的孩子

就要被他拉拢过去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这种意志不坚强的孩子，

都是年龄比我们小一些的。苏老三也不在乎，返老还童了一样，

一会儿是伊拉克蜜枣，一会儿又是粘着一层白面子的柿子饼。

他拿出一颗伊拉克蜜枣来，冲我们说，你们吃不吃？你们不吃

老子吃了。说罢就丢进嘴里，然后就开始咳嗽，呛得眼泪和鼻

涕一块儿淌了下来，身子佝偻着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我们

看了就有些可怜他。再看毛羔，眼睛里已噙满了泪水，恨铁不

成钢的表情。夏天的时候，苏老三就光着膀子喝，干瘪的胸脯

上，大块大块的红斑更加凸现，他全然不顾。懂行的老年人说，

酒色伤人哩。也是懂行的老年人说，苏老三还他妈的活了六十

多了。话语间，也似有对自己枉然青春的叹息。

毛羔还是打了酒回来，然后抓起一把花生米跑了。再回来，

就看到苏老三横躺在院子里，光着膀子，大白裤衩也褪了一半，

露出来一些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。一院子的人围着，似看一件

怪物。我们也围着他，二赖子还上去摸他的东西。毛羔就扑了

上去，一把掀开了二赖子，然后骑到苏老三的身上，劈头盖脸

打了起来。苏老三被打醒了，“啊啊”喘着粗气，快要死了似

的。大人们上去拉开毛羔，哪有儿子打老子的，丢人现眼。毛

羔就跑进屋，号啕大哭。有更懂事的大人，开始招呼自己的娃

娃，滚回去！

苏老三很受刺激，好几日都没有上茶馆，更没有请人到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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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来吃酒。这时候，他的大儿子凯旋而归。后来人们知道，大

儿子叫苏铁头，并不是什么凯旋而归，而是刚从劳改队里改造

回来。

老女子妈是街道居委会的主任，在战斗巷里也算是领导，

知道的便要比常人多一些。她唯一的女儿就叫老女子，有人来

疯的毛病，虽然长得一般般，却发育得很早，胸脯圆嘟嘟的，

很是惹男人馋。苏铁头回来以后，老女子妈就把老女子看得比

以前紧了许多，好些日子里连我们都难得见到她。自然就有人

要问个中原因，老女子妈对和她关系好的一个婆姨合盘倒了出

来，说是怕老女子被苏铁头勾搭了，还对这个婆姨说，千万不

要告诉别人，就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样。但是，正像早

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，老女子妈说的情况被人们奔走相告，

不仅战斗巷里的人知道得一清二楚，甚至都波及茶馆里。人们

普遍的看法是：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或者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没有

什么可奇怪的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，既然狗改不了

吃屎，那就还是把自己的丫头看紧为好。

苏铁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一层一层被我们掀开了他神

秘的面纱。一旦看得清楚了，方才感到，他并不是那样可怕，

或者面目全非。他不仅有他的长处，甚至有他的可爱之处。比

如他有一身过人的武功，身上的肌肉仿佛都在“噼啪”作响。

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，他会突然停下来，抡起双拳向任何一堵

墙上砸去。我们就在一面青砖墙上看到他留下的斑斑血迹。虽

然让我们感到惊叹，但他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毛羔告诉

我们，他哥哥说过，这样砸出血来以后，还要在盐水里再洗一

把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练出一双铁拳来。自打看到那面青砖墙上

的血迹以后，苏铁头的形象便在我们的心中高大了起来，甚至

有人把他与杨子荣相提并论。

我们以为，苏铁头回来之日，也就是毛羔翻身之时。不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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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从奴隶到将军吧，也至少会成为二赖子的左膀右臂。然而，

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，事情发展的结果，却恰恰相反，毛羔不

仅没有张狂起来，反而比以前更乖顺了。据说，苏铁头对毛羔

实行了专政。他说，爹就是爹，老子就是老子，从古到今都变

不了，哪里有儿子打老子的道理。他还警告毛羔，以后如若再

敢放肆，就卸了他的腿。

苏老三倒不以为然，很有一点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派头。只

是在对茶馆老板娘诉说衷肠的时候，才流露出了无限的伤悲。

他说，原以为只有老大是个祸害，是个不争气的种，没想到毛

羔也是个指望不上的东西。听听他的名字吧，毛———羔，毛毛

虫的毛，羔羊的羔，一听就是一个乖乖娃。苏老三愤怒地说，

白让老子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好名字了。

说归说，但苏铁头真的要对毛羔实行专政的时候，苏老三

又会挺身而出。他就冲着苏铁头亮出了自己干瘪的胸脯，打吧，

有本事往你老子身上打。苏铁头当然不会往他老子身上打，苏

铁头不是毛羔，苏铁头是坐过牢的人，他知道铁拳应该砸向谁

的胸脯，砖头应该砸向谁的脑袋，菜刀应该向谁的身上砍去。

那个时候，他脑袋上扣着一顶崭新的军帽，一条时髦的瘦腿裤

把他结实的屁股裹得圆溜溜的，很是性感。脚上是一年四季都

不会改变的板子鞋，黑布面子，白色的塑料边儿。他时常会弯

下腰去，用一块湿布子擦那个白色的塑料边儿，擦得非常仔细。

很多女孩子，都是从这一点上，判断出他是一个爱清洁的人。

女孩子都是爱清洁的。

大概不足半年的时间，苏铁头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成

为一个人物了。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会以他为荣。提到他的

时候，心里都有一种敬畏感。一旦要打架，说要去找苏铁头，

对方就会抱头鼠窜，屁滚尿流。因为和苏铁头住在一条巷子里，

我们都感到特别自豪，虽然从真正意义上来讲，人家还不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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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。在一段时间里，苏铁头成为我们耀武扬威的盾牌。拿着

这张盾牌，我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，打通了许多重要的关口。

比如，东方红电影院里收门票的钟大哥，公园里打扫卫生的田

阿姨，日后都成为我们的铁杆部队了。只要电影院里放电影，

我们就会成为座上客，不管是什么电影，也不管已经看过了多

少遍。比如“马尾巴的功能”那部电影，我们看了就足有十遍。

还有温其久喊大哥的那种腔调，也成为我们之间的流行语。当

然，钟大哥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不会让我们白看他的电影。

一天晚上，钟大哥就骑着自行车跑来找二赖子，我们看到，

他右眼窝已经被封了，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二赖子问是谁干的，

他说是南关二道巷里的人。我们一听就火了，我们知道，战斗

巷和二道巷里的人是势不两立的，是水火不相容的。这不是什

么人告诉我们的，这是从苏铁头他们那里传过来的。既然与苏

铁头他们势不两立，也就意味着与我们势不两立。我们已经把

自己同苏铁头他们划到一个战壕里了。二赖子对钟大哥说，这

事包在我们身上了。然后我们就去找毛羔，我们说我们要让苏

铁头帮忙，去收拾一下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毛羔的回答出乎我们

的意料，他说，我不管。我们义愤填膺，我们七嘴八舌，你怎

么能不管呢？你不是战斗巷的人吗？你怎么能没有一点儿阶级

情战友情呢？然而，毛羔还是说，我不管。

这件事就这样陷入了僵局，我们有些一筹莫展。恰好那几

天电影院里又开始上映一部阿尔巴尼亚的新片子，据消息灵通

人士透露，里面有女人在海里游泳的镜头，穿着比基尼在银幕

上晃了一下。当然，那时我们是不知道什么叫比基尼的，我们

只听说那个女人穿得很少，屁股和奶子都快要露出来了。但是

我们却不能够如愿以偿，不能够钻在电影院里看上十遍八遍女

人的屁股和奶子。钟大哥倒是来邀请过我们，只是我们不好意

思，就像二赖子说的，事不办成就不进电影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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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回想起来，也不能不承认二赖子的聪明，那时候他就

知道了“性贿赂”。他听到老女子妈的一些闲话以后，眉头一

皱，计上心头。

公园里的田阿姨，虽然已经结了婚，但依然风采不减。有

两个原因使我们能够与她成为莫逆之交，一个是她没有弟弟，

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情结；另一个就是她没有什么“后门”，也

没有什么结交，始终想在公园里换一个工种，但又无从下手，

看到我们像一些纨绔子弟，便有了一些奢想。正是利用她的这

个奢想，二赖子很轻易地就把她带到了身边。她同我们在战斗

巷里穿梭不止，吸引了众多的眼球。当然，也吸引了苏铁头的

眼球。苏铁头把二赖子叫到一边，问这个姐姐是谁？二赖子看

机会终于来了，便急忙讨好地说，是我干姐姐，大哥你什么意

思？苏铁头就诡秘地一笑，说你不懂，明天我请你们吃甜食。

说到吃甜食，我们的脑袋就一晕。在我们这个城市里，那

时只有一家甜食店，就在东方红电影院的旁边。能够进甜食店

里吃一顿，就类同现在的孩子进麦当劳、肯德基吃一顿。有多

少次，当我们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们就奢想，如果有一

天，我们能够像进电影院里一样地进甜食店，那该多么幸福呀！

二赖子说，他最爱吃的就是江米条，上面那层白砂糖，让他想

起来就流口水。不稀罕家里最寒酸，他就没有进过甜食店，他

说元宵最好吃了，我最爱吃元宵。我们都哈哈大笑，因为在甜

食店里，元宵是最普通的了，就像一碗稀饭。一碗稀饭算什么，

我们天天都在喝稀饭，高粱米稀饭，小米稀饭，玉米稀饭，还

有玉米面打成的糊糊。二赖子拍一下不稀罕的肩膀，这一回让

你吃个美。

在甜食店，二赖子让不稀罕排队，自己则站在门口候着苏

铁头，他怕苏铁头把他们闪了。那边不稀罕已经排了两次队了，

这边仍然不见苏铁头的影子，二赖子就有些着急。我们看着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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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吃得满头是汗，一边急得冒汗，一边又不停地舔吸着嘴角上

的哈喇子。这时候，苏铁头从电影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闪了

出来。二赖子说，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呀。苏铁头一笑，那位姐

姐呢？二赖子一愣，也要请阿姨呀。

苏铁头立刻铁青了脸：“屁话，到底想吃不想吃？”

“那我去叫她。”话音未落，二赖子撒腿就跑。

那天不仅不稀罕吃得很美，我们大家吃得都很美。席间，

苏铁头已经和田阿姨搞得烂熟。我们只管吃，就见苏铁头不停

地给田阿姨讲着什么，田阿姨则听得喜笑颜开，眉飞色舞。吃

完了饭，苏铁头命令我们道：“你们都回去吧，我送姐姐回

家。”然后，他们就消失在巷子里。

二赖子说，他们已经搞上了。

我们都说，搞上了。

老女子

老女子发育得早，与遗传有关。老女子妈就人高马大，说

话高喉咙大嗓门，好像是在同人吵架。大概也是缘于此故，她

才当上了居委会的领导。忽然有一天，老女子妈穿了一件雪白

色的衬衣，在院子里吆五喝六，晃得人眼睛花花的。有人就问，

老女子妈哟，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呀？老女子妈就停止了呵斥，

眉开眼笑地讲了起来。根据她的介绍，我们知道，这种衬衣的

面料叫“的确良”，是一种新材料。她说，真的，的确良！

那时正是夏季，能够穿上“的确良”的人还为数不多，老

女子妈能够成为其中之一，也有她骄傲的资本。见别的婆姨并

没有穿“的确良”，她就非常关爱同时也非常生气地说，怎么不

买一件“的确良”穿，这么热的天，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！晃

眼的老女子妈，在我们眼前晃得更厉害了。那时我就想，等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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